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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厨婢现象的历史文化蕴涵
———以《醒世姻缘传》为中心

王 雪 萍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醒世姻缘传》是明代历史章回小说的典型代表，它对明代中下层社会生活进行了共时性、整体性
的展现。以《醒世姻缘传》反映的厨婢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小说描述与各种史料的相互印证认为，明代厨婢

呈现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时代特征，这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奢侈之风的盛行息息相关。奢侈之风拉动

了社会对家庭服务类厨婢的需求，而商品经济的逐步深入使这种需求成为现实，它一方面健全了厨婢买卖的市

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改变了社会上的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条件的考量冲击着传统道德的良贱分野。这一现象

的背后也透露出明代社会女性生存空间的狭窄。商品经济尽管为明代下层民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存空

间和谋生机遇，但女性却被儒家两性体系中的“男外女内”原则所阻碍，她们不得不在家庭内部的有限空间中

寻求适合的生存方式，明代厨婢的大量出现正是有明一代这种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整体变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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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醒世姻缘传》对明代厨婢
研究的史料价值

　　婢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女性群体。
有明一代，婢女显现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特征，

其身份、地位以及独特的社会角色都于此时段有

了不同的发展内容。对婢女群体的关注，有助于

我们深入理解妇女构成的多样化和多层化面貌。

对此项研究的开展之意义，目前学界已经形成

共识。但不容忽视的是，妇女研究工作的开展

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便是史料的严重缺乏，

以及史料类型、内容上的格式化和重复化。对

此，已在妇女史研究领域取得不菲成绩的定宜

庄教授颇有感触地谈道：“我曾对清朝的‘一代

国策’即清皇室与蒙古贵族的联姻倍感兴趣，却

费尽气力也找不到对远嫁蒙古的公主们的生活

有关的任何官方记录，即使在卷帙浩繁的满、蒙

档案中也同样如此。”［１］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

的历史书写权往往被牢牢地操控在男性手中，这

些拥有话语权的男性书写者们又都对女性以及

与之相关的问题加以忽视，从而造成有关妇女资

料的稀缺。通过定宜庄教授的言论，可以了解到

关于上层妇女资料的匮乏程度。与此相比，这些

资料关涉下层妇女的更是少之又少。况且，史料

类型、内容上的重复率又是相当的高。许多妇女

类的史料都是贴着标签塑造出来的，如贞节烈女

传、女性碑传文等。这些资料为我们勾勒出的明

代妇女几乎都是一个模样：女顺—妇贞—母慈。

如此，不利于中国古代妇女研究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

事实上，对婢女这样一个拥有庞大数量的社

会群体，仅从阶级压迫角度来考察未免过于狭

隘。因而，有必要对婢女群体从社会学角度做更

深入细致的研究。由于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多以

记载政治史为主，对婢女这一低贱群体鲜有涉

及。因此，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史料资源成为必

需。庆幸的是，明人还留下许多正史之外的史

料，其中历史章回体小说就是可供研究的重要文

献之一。历史章回体小说既具有小说文学性的

一面，又兼具历史客观性的特质。它的描述对象



覆盖广泛，不仅有官宦女、才女、贞节烈女，还有

市井女、婢女、侠女、妓女等。它的描述内容亦极

其丰富，若以女性活动空间为标的物的话，它除

了有对闺帷内部女性家庭活动内容的精细勾勒，

还有关涉闺帷外部女性社会活动的详尽描画。

《醒世姻缘传》就是一部对研究婢女具有极

高史学价值的历史章回体小说。书中时代背景

为明英宗正统年间至宪宗成化年间，据胡适先生

的考证，其成书于清初。此书尤显珍贵之处在于

它是当代人写本朝事，对明代社会尤其是社会中

下层男女社会性别秩序与家庭生活进行了共时

性、整体性的描写，为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广阔的

明代中下层社会生活提供了极其丰富翔实的社

会史料。胡适先生曾经如此评价过《醒世姻缘

传》：它包含有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社

会史料”和“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２］。

中国近代著名诗人徐志摩也对此部作品的“写

实大手笔”赞叹不已：“（《醒世姻缘传》）是一个

时代（那个时代至少有几百年）的社会写生。”作

者“把中下社会的各色人等的骨髓都挑了出来

供我们赏鉴”，“你看他一枝笔就像是最新的电

影，不仅是活动的，而且有十二分的声色”，“他

是把人情世故看烂透了的，他的材料全是平常，

全是腐臭，但一经他的演绎全都变了神奇的

了”，“他的画幅几乎和人生的面目有同等的

宽广”［３］．
《醒世姻缘传》的关注目光投向了明代社会

中下阶层各色人们的生活际遇，能够接近真实地

反映了明代婢女群体的实际情况，这恰好为本文

的研究对象———厨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仔细阅读，我们可从中梳理出丰富的细节和有利

用价值的信息，例如，厨婢的市场运行状况、厨婢

的出身、厨婢在主家的地位以及出路，等等。历

史章回体小说所提供的厨婢生活的细节性资料

是其他资料所无法替代的。着眼于对厨婢生存

状态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婢女群体的认

识。从女性史的角度来看，对厨婢群体的研究，

还有助于推动中国古代下层劳动女性的研究。

从社会史意义上讲，对厨婢的探讨对于深入理解

明代从事技艺型劳动的女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意在立足于《醒世姻缘传》并辅以

其他相关资料对明代厨婢群体作更深入的考察，

以期有助于明代妇女史的整体研究。

　　二、《醒世姻缘传》反映出的明
代厨婢状况

　　婢女因其侍奉主人内容的差异而有不同的
称谓。厨婢，顾名思义，即指那些专门负责为主

家提供精致可口饭食的婢女。史载：“中都下户

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

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其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

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集剧人、拆

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项。就中厨娘最为下

色，然非极富贵之家，必不可用。”［４］据史料记

载，明代以前厨婢虽已存在，但数量较少，且多寄

身于极富贵之家。如“段文昌丞相精馔事。第

中庖所榜曰：‘链珍堂’；在涂号‘行珍馆’。家有

老婢掌其法，指授女仆四十年。凡阅百婢独九婢

可嗣法。文昌自编‘食经’五十卷，时称‘邹平公

食宪章’”［５］。至明代，厨婢群体则有了新发展，

这些新变化在《醒世姻缘传》中都有清晰体现。

首先，厨婢群体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十分广

泛。与“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之家，

必不可用”大为不同的是，在《醒世姻缘传》中，

那些居住乡间的卸任、现任官员及家属都蓄养厨

婢，有的监生家庭也养厨婢，甚至俗称“穷秀才”

的家中都有厨婢，如“一个姓游的秀才……房中

使一个十三岁的丫头茗儿，厨房中一个仆妇。家

中止得六七十亩地，住着一所茆房”［６］（第 ２４
回）。更值得注意的是乡间医生家里也有厨婢，

如专治妇产科的萧北川家里就有个做饭的小丫

头［６］（第４回）。再如，《醒世姻缘传》中有个开
乌银铺的童奶奶家也有个烧饭做菜的婢女［６］

（第５５回）。厨婢在社会中下层的分布如此之
广泛，在社会上层厨婢的存在就更自不待言了。

可见，明代厨婢数量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完备的厨婢买卖市场运行机制。某些

家庭迫于生计或垂涎利益而将女孩卖为婢女，某

些家庭则因豪奢的生活而需要婢女，从而产生了

厨婢的供需关系。在这种买卖过程中，专业性的

团伙和中介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专业性的团

伙和中介人所作所为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进行

的。《醒世姻缘传》中的厨婢调羹就被卖了二十

四两银子［６］（第５５回）。高额的利润令许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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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专门通过蓄养、买卖厨婢来牟利。《醒世姻缘

传》中有一个卖厨婢的老妈子对买家讲：“家里

有这们四个哩，都是调理着卖这个的。”［６］（第５５
回）说明这个老妈子的家庭是专以买卖厨婢而

牟利的。而从她培训这些女子一些上灶技艺的

情况来看，他们是一个以低价买入女子，再高价

卖出的有组织性的专业团伙。除了专业的买卖

厨婢的团伙以外，中介人也是个不可或缺的环

节。这个中介人的角色一般是由社会上被称为

“三姑六婆”中的“六婆”之人来充当。这些人的

存在，使厨婢买卖的交易过程变得既简单又高

效。《醒世姻缘传》中买卖厨婢调羹一例堪为典

型。童奶奶为狄家张罗买一个全灶婢女。她先

找到中间人马嫂，与她讲清楚对上灶丫头的要

求。第二天，马嫂便来回话，讲有三家合适的。

童奶奶提出要当面试一下手艺，马嫂便把上灶丫

头领到童奶奶处。童奶奶先看了丫头的长相，又

问了年龄，又问了问她有何上灶本事。接着留家

二日做了家常菜及宴客酒席。试过后，全家满

意，童奶奶便与中间人就丫头的长相、手艺等条

件进行讨价还价。在敲定了价钱以后，又写了文

书［６］。（第５５回）从买卖厨婢的全部交易过程
来看，中介人马嫂起到了关键作用。狄家需要厨

婢，既没有专门的奴婢市场可以提供，又不能大

肆张扬，以待卖家，只能依赖像马嫂这样的中介

人。而卖家想卖厨婢也只能借助中介人，毕竟他

们不掌握需求信息。完整的厨婢买卖利益链条

的形成令厨婢买卖过程得以顺畅地进行。

再次，相较于其他粗使婢女，有一技之长的

厨婢在主家的地位略高些，相应地其处境也好

些。李一松的《婢诗》［７］就深刻地反映了那些辛

苦从事纺织、汲水、拾薪等繁冗事务婢女的悲惨

境况。这些粗使型婢女们即使辛勤劳作得到的

却是“事冗日长半饥饿”，“破絮无温片板卧”；同

时，还要受到“毒手老拳不知数”、“淡妆亦被娇

娘鮅”的不公正的待遇。而厨婢因有一技之长，

在主家的地位要强于那些粗使婢女。如《醒世

姻缘传》中厨婢调羹就受到狄家老少的礼遇。

不仅狄老爷夫妇二人善待她，就连狄家少主人也

对其另眼相看［６］（第５５回）。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厨婢群体在明代社会

中数量庞大、分布特别广泛。不仅官宦之家有大

量厨婢存在，即使中下层的一些家庭也存在蓄厨

婢的现象。厨婢的广泛存在有社会需求的动因，

更重要的是完善的厨婢买卖市场运行机制保证

了厨婢的供应。由于厨婢有一技之长，其在主家

的地位相较普通婢女略有提升。

　　三、明代厨婢现象的历史文化
透视

　　厨婢群体在明代社会中呈现出的诸多面相，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有明一代社会变

迁的集中反映，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明代社会各阶层对厨婢需求日益增加的背

后，是弥漫于整个明代社会奢侈之风的盛行。明

朝建国之初，由于礼制的规范作用和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因此，当时的社会风气呈现出纯厚、

俭朴的特征。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化，以及明代中后期

商品经济空前的活跃，使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生活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表现在崇尚金钱，追求

奢靡，婚姻论财，服舍逾制，伦常失序等方面。弘

治元年，马文升在《申明旧章以厚风化事》的奏

疏中称：“列圣相承，一遵成宪，恪守旧章，礼仪

不紊，法令严明，人尚节俭，不事奢靡。至景泰年

间，祖宗成宪所司奉行未至，风俗渐移。近年以

来，群小用事，恣肆奸欺，贩卖金石之徒窃盗府库

银两，供帐服饰拟于王者，饮食房屋胜于公侯，以

致京城之内递相效尤，习以成风。虽尝禁约，玩

法不遵。军民之家潜用浑金织成衣服，宝石镶成

首饰，僧道俱着
!

丝绫罗，指挥亦用麒麟绣补。

其官员相遇尊卑不分，俱不回避。娼优隶卒骑坐

驴马，亦不让道。违礼僭分无所忌惮，名分逾越，

风俗奢侈，旧章废坠，礼制因循，未有甚于此时者

也。”［８］袁帙对此现象也同样是深恶痛绝，在其

《世纬》中称：“痛乎！风俗之移人，而奢靡之
"

财也……我高皇帝躬服节俭，首重农桑，服舍有

等，昏丧有制，贱不逼贵，下不干上。弘治以前，

纯朴未凋，禁防犹在。自逆瑾黩货，继以宁彬奸

赃百万，籍没无算。暨乎今日，人有邓通之铜山，

家有郭况之金穴，无和戎之策而备魏绛之女乐，

蔑造唐之勋而侈令公之声伎。临食者笑何曾之

万钱，执筹者嗤元载之八百。”［９］张瀚在《松窗梦

语》中也称，当时“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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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禁，群相蹈之”［１０］。时人亦警示道：“江州陈氏

长幼七百余口，少事长，卑事尊，不蓄婢仆供使，

所以十三世而同居不变。余乡兄弟一两人，亦各

分居，各有婢仆，生疑启爨，皆由于此。且一人而

有数十或至百仆者汰侈如此。”［１１］

奢侈享乐的生活增加了对厨婢类婢女的需

求。明人周顺昌曾说：“长安作宦者，那一人不

饮酒食肉，那一人不要美姬以自娱。”［１２］陈献章

理想中的闲适生活是：“富而居畎亩，体便轻暖，

口足甘肥。左右僮仆，随意指挥……亲友相过，

饮酒忘归。纵观山云水月，鱼沉鸟飞。引满高

歌，吹竹弹丝，以相谐嬉”［１３］。与之相类似的还

有：“澄怀录曰：‘长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

里，鸟径绿崖涉水于草莽间。数四左右两三家，

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竹篱茅舍芜处。其间砿菊艺

之临水，时种梅柳霜月春风自有余思。见童婢仆

皆布衣短褐，以给薪水。酿村酒而饮之，案有杂

书庄周太玄楚词黄庭阴符楞严圆觉数十卷而已。

杖藜蹑屐往来穷谷大川，听流水看激湍，鉴澄潭

步危桥，坐茂林探幽壑，升高峰顾无乐而死

乎！’”［１４］在这样奢侈日风的刺激下，过去以“主

中馈”为己任的主妇们也逐渐荒废了此项技能，

不肯甘愿每日只是操臼织纫。时人有论：“晋书

论其风俗淫僻，妇女装栉织 皆取成于婢仆，未

尝知女工丝粆之业，中馈酒食之事，夫此闺中细

务耳，而以为关系天下乱离之由，胡可忽也。吾

郡女妇之勤苦，大异于南北都会，盖淳朴之风从

来未其漓也。近日富室不知闲习女红者，渐如晋

史所论矣，可惧哉！”［１５］黄奂讥讽到就连一些“暴

发户”都追求此种风尚：“薄俗尚华靡，下至仆厮

皆然。不知淡薄雅素，正大家风味。好为 丽

齐整，只是三家村中暴发人耳。”［１６］《醒世姻缘

传》中的狄家、童奶奶、秀才三家亦如此。狄家

就是个经济稍显殷实的富户，童奶奶家是个开乌

银铺的，游秀才家有六七十亩地，三家都只能算

是个经济能力说得过去的人家，而且三家都属于

“核心家庭”类型，没有侍奉老人的负担，所以家

务肯定不会繁重。这一点童奶奶自己也亲口承

认操持家务其实并不算难，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得

了［６］（第５５回）。然而，这三家却都偏偏蓄养了
专门负责做饭的厨婢。可见，他们之所以找婢女

代做家务就是受“有闲生活”的影响。

当然，对一些面临经济困境家庭的女孩来

说，选择成为技艺型厨婢女也不失为一条谋生手

段。前述“中都下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甫长

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表

明这种选择有自发的因素存在。《醒世姻缘传》

中虽然没有专门描写卖女为厨婢的动因，但提到

三处亲生父母卖女为婢的想法。婢女珍珠的父

亲是个皂隶，母亲是个篦头的。其父为堵上他私

自挪用公款的窟窿而将女儿卖到狄家为婢［６］

（第７９回）。珍珠的母亲是这样说的，“因为家
里穷，怕冻饿着孩子，一来娘老子使银子，二来叫

孩子图饱暖。”［６］（第７９回）话中之意很明显，将
孩子卖到本地富户家中，既缓解了当前父母的经

济压力，又让孩子有个温饱之所。也就是说，孩

子虽成为婢女，但能获得强于本家的生存条件。

另有一对不知姓氏的父母急需用钱，拒绝了一个

欲出高价买她女儿做通房的大户，而将女儿卖为

婢［６］（第８４回）。她的想法是希望孩子最好能
卖到本地的、到年纪或嫁出去或收为妾的富裕家

庭中［６］（第８４回），认为做大户的通房婢女没有
名分，能收为妾的机会少，而卖到当地为婢女，如

果以后嫁出去或收为妾，这对贫困人家女儿来说

是个很好的归宿。因为，妾虽然在名分上地位很

低，但也有个相对而言的问题。也许对一些有地

位的人家来说做妾有辱身份，但对一般小民来讲

有的倒很希望能让女儿给人家做妾，如另一部小

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提到，“江家有一女，唤爱

娘……其嬷嬷道：‘我们这样人家，就许了人，不

过是村庄人口，不若送与他（一吏典）做了妾，扳

他做个女婿，支持门户，也免的外人欺侮，可不

好？’”［１７］由此可见，在明代厨婢的形成中，除解

决经济压力以外，卖厨婢之家还有考虑女儿现在

及将来的生存条件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厨婢数量的不断增多亦表明

明代女性谋生空间依然狭小的社会现实。１６世
纪商品经济的活跃，的确为女性提供了许多谋生

的机会，令女性进入社会公共经济领域成为可

能。有的女性在固定的商铺内销售杂货。冯梦

龙的《情史》就描写过两个青年男子钟情于卖货

女孩。一个是福建的林姓男子，“福建林生，弱

冠。市有孙翁造白扇，一女尝居肆中。林生心慕

其美，日往买扇。”［１８］（卷３）另一个也是个富家
男子，“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

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１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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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也有一些妇女奔走于市井巷陌之中从事小
型商业活动。像以出售金银首饰或针线丝帕为

生的“珠娘”；为人说媒、接生或替人牵线的“六

婆”；汲水而卖或挑盐肩木的“小商妇”，都属于

此类。除小商业经营以外，女性的谋生手段还有

以声色娱人的性服务行业。明末清初人张岱在

游历泰山时所见便证明了性服务行业的普及，

“离州城数里，牙家走迎，控马至其门。门前马

厩十数间，妓馆十数，优人寓十数间”［１９］。而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男性经商者的长期离家，为

娼妓业的普遍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相对而

言，目前学界对娼妓现象的研究较深入与丰富，

此不赘叙。但从总体考量，女性谋生途径依然狭

窄。因为儒家精英们在思想观念上还是排斥女

性走出家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尽管他们也知道

女性投身小商业经营活动多为生活所迫。如万

历年间，周晖曾记载金陵一位老妪沈氏，本为富

家之侍妾，因年老无依，以卖翠花度日［２０］。明代

小说《金瓶梅》第二回中介绍开茶坊的王婆时讲

到，她因丈夫过世后无法度日，只好“迎头儿跟

着人说媒，次后揽人家些衣服卖，又与人家抱腰

收小的，闲常也会做牵头、做马泊六，也会针灸看

病”［２１］。但儒家精英们依然向社会各阶层传达

这样的信息：凡是在外抛头露面的女人都是不具

备完美妇德的女性，应遭到鄙视。如范濂就批评

道：“近年小民之家妇女，稍可外出者，辄称卖

婆。或兑换金珠首饰，或贩卖包帕花线，或包揽

做面篦头，或假充喜娘说合。苟可射利，靡所不

为。而且俏其梳妆，洁其服饰，巧其言笑，入内勾

引，百计宣淫，真风教之所不容也。”［２２］虽然无法

通过量化数据来说明这种思想观念对女性走出

家门谋生起到多大限制作用，但从逻辑上说，其

形成的社会阻力肯定不小。这一切都表明，明中

叶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展

是极其有限的。总体上看，女性的生存空间依然

狭窄。

女性进入他人家庭成为厨婢也迎合了儒家

两性体系中所要求的“男外女内”原则。古代女

性一般都是依人而立，自主抗危机能力薄弱，顺

境时，她们会波澜不惊地平稳完成由本家到夫家

生存地的转换。但其所依附的小家庭一旦有所

变故，如遭遇牢狱、破产、重赋、灾荒之灾，家内女

性往往就会彷徨无助，失去家庭庇护的她们被迫

地要直面生存困境。而社会领域内却未能给这

些无家女性安排自谋生存的途径。因为按照中

国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中的“男外女内”原则，女

性的有效活动空间只是在家庭内部，即社会经济

领域中没有配备一套可以容纳大量女性独立地

在其中谋生的机制。当然，这并不绝然意味着社

会活动中就没有女性的参与，但这类女性大多集

中在小型商业活动、娱乐行业当中。其中小型商

业活动者是需要一定资金的，无家女性根本不具

有这个能力；况且在时人眼中，凡是那些走出家

门，在外抛头露面的女性大都或是在道德品质方

面有所欠缺，或是与有伤风化的色情交易相关的

人。另外，充斥于这类行当之中的又大都为已婚

或丧偶的妇女，并不适合未婚的自由女子。而妓

女又是最为世人轻贱的群体。并且，按照常人的

看法，将女性从娘家到夫家完成结婚生子的生命

历程看做正常的人生轨迹的话，选择做娼妓就意

味着她们严重偏离正常女性生活轨道。这并不

为当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具有强烈的家庭向

心力的女性们所接受。《明世宗实录》载：“凤阳

府盱眙县民何雄有二女，长年十七，次年十三岁。

饥，雄欲以二女为人婢妾，不果。又欲出归乐户

为娼，泣不从，以死自誓。雄强之，二女夜潜出，

以帛相系其手，俱投水死。事闻，诏有司立祠死

所，岁时祭之，赐祠额曰‘双贞’。”［２３］可见，失去

家庭依托的女性在社会中基本无法实现独立

自存。

总之，明代厨婢群体的广泛存在为我们透视

明代社会及女性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分析的

场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社会初期淳

朴、节俭的风气消弭殆尽，奢侈之风日益盛行，从

而增加了对用于家庭服务的婢女群体包括厨婢

的大量需求。而商品经济的逐步深入又促使这

种需求成为现实，它一方面健全了厨婢买卖的市

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改变了社会上的思想观

念，物质生活条件的考量代替了传统道德的良贱

分野。而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透露出明代社会女

性生存空间的狭窄。商品经济尽管为明代下层

民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和谋生机

遇，但对女性来说，却被儒家两性体系中的“男

外女内”原则所阻碍，她们不得不在家庭内部的

有限空间寻求适合的生存方式，明代厨婢的大量

出现正是有明一代这种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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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变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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